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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孙 津 华

摘　 要：《四库全书》子部中的类书通过集中、零星或分条目等不同的文体收录方式，保存了丰富的文体论史料。 类

书中多元化的文体收录方式、类目设置和序次安排，提供了独特的文体史料，追溯了文体的起源和流变，集中了前

人对于文体分类的表述和总结，聚合了文体范文和写作指导，体现了文体的演变规律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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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

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寻检和征引

的工具书，一般部头较大，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

全书”。 类书在四部分类中归属于“子部”，但正如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序所言，“类事之书，兼收四

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可

归”①。 可见，将类书归入“子部”，是为了遵循传统

四部分类，考虑到子部相对于其他三部的驳杂属性，
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吴承学先生认为：“正因类书

不专主一门，故能包罗万有，往往体现了编撰者对于

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自然也反映出对文学学术的

认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②

《四库全书》作为大型丛书，子部包括收录类书

６５ 部和存目类书 ２１７ 部，合计 ２８２ 部，其中，综合性

和专科性类书皆有。 历朝历代的综合性类书大多有

“艺文（部 ／类）” “杂文部” “文部” “文学（部 ／类）”
“文章门”等专门收录各种文体的部类。 很多综合

性类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文体论史料，成为我们研究

文体时取用不尽的宝库，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具有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四库馆臣在收录古今类书时相

当慎重，多加甄选，所收类书能够代表中国类书的各

种类型和整体编撰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将《四库

全书》子部类书作为研究对象和范围，分析类书在

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一、《四库全书》子部类书收录文体概况

《四库全书》子部收录的 ６５ 部类书中，有 ２０ 多

部辑录了与文体相关的内容。 这些类书中，有的在

文体方面着意较多，文体分类较为细致，文体史料也

相对丰富；有的偶尔论及文体体式或者风格特征，所
收文体数量有限。 为便于直观理解，我们将《四库

全书》中文体史料相对丰富的类书收录文体的概况

列表呈现（见表 １）。
通过《四库全书》类书收录文体的概况可以看

出，这些类书绝大多数专门独立于一个部类收录文

体。 从类书体例上看，其中既有专门收录史料典故

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又有既收录

史料也收录范文的类书，如《艺文类聚》 《古今事文

类聚》《经济类编》《御定渊鉴类函》等。 它们收录文

体的数量虽然多少不一，多的达 ３７ 类，少者只有 ９
类，但是基本上涵盖了古代常见的文体类型。 不同

类书在收录文体上的区别，与类书的体例、整体规模

和编撰目的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文体自身的发展规

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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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库全书》子部类书收录文体的方式

根据类书规模、编撰目的等外在因素的不同，又
受限于编撰体例，不同类书在收录和解释文体时，采
用了不同的方式。

１．集中收录文体的方式

根据类书集中收录文体的不同情况，我们还可

以将之再细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以“标题隶事”之法收录文体史料者。

《北堂书钞》首创“标题隶事”之法进行编排，如卷

１０２“艺文部” “赋”下，收录的有名为“敷布其义”
“古诗之流”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 “可以为大

夫”“贾谊升堂相如入室”③等与“赋”体密切相关的

意义、规范、典故等史料。
表 １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收录文体概况

类书名称 部类名称 文体名称 文体数量

《艺文类聚》 杂文部 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 ９

《北堂书钞》 艺文部 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敕、章、表、书记、符、檄 １８

《白孔六帖》 卷 ８６、８７ 诗、赋、颂、论、铭、诔、箴、碑、檄、射策 １０

《太平御览》 文部 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奏、劾奏、驳奏、论、
议、笺、启、书记、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券契、铁券、过所、零丁 ３７

《事物纪原》 经籍艺文部 诗（五言、七言、律格、联句、唱和、次韵）、赋、论、策、议、赞、颂、箴、连珠 ９

《古今事文类聚》 别集·文章部 诏、制（表附）、露布、檄（移文附）、箴、铭、颂（赞附）、诗、赋、连珠、判 １１（１４）

《玉海》
艺文 记、志、传、录、诗（歌）、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经 １６（１７）

辞学指南 制、诰、诏、表（贺、谢、进书、进贡、陈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说附）、序 １１（１３）

《翰苑新书》 别集卷 １—１２ 劄子、劄、奏状、致语、朱表、青词、疏语、册文、祝文、祭文 １０

《经济类编》 文学类 玺书（附诏）、书、檄、书问、奏记、赞、颂、序、赠言、自解、设论 １１（１２）

《山堂肆考》 文学 诗、赋、志、诔、赞、铭、论、颂、箴、书问、露布、檄 １２

《御定渊鉴类函》 文学部 诏（敕附）、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诗、赋、七、颂、箴、铭、集序、论、射策、连
珠、诔、碑文、哀辞、吊文 ２４（２５）

　 　 第二类，收录文体史料和文体范文者。 《艺文

类聚》首创“事文合编”的体例，属于“事文并举”型
类书，既集中了相关文体的评论、阐释等史料，还收

录有各种文体的范文以供参考，可以说兼具总集之

用。 如卷 ５７“杂文部”“七”体，既收录有傅玄《七谟

序》、挚虞《文章流别论》 等从理论上论及和阐释

“七”体的文体史料，还选录了枚乘《七发》、傅毅《七
激》、刘广世《七兴》、崔骃《七依》等“七体”经典作

品供人学习和模仿。
第三类，仅罗列文体史料，并无标题者。 《太平

御览》与隋唐类书相比，收录文体出现激增现象，但
其收录文体的方式并没有大的变化，相比《北堂书

钞》更为原始，仅罗列各种史料故实来阐释、解说各

种文体，并未使用“标题隶事”之法。 如卷 ５８６“文
部”之“诗”体，首先罗列《文心雕龙》 《列子》 《文章

流别论》等书中有关“诗”体的阐释和解说，接着引

录《汉书》《魏书》《三国典略》《世说》《颜氏家训》等
列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作“诗”时的史料典故，并无

标题，亦无范文。
第四类，前人要语、史料典故和范文皆收录者。

《古今事文类聚》始于“群书要语”，即引用前人言论

解释文体；次列“古今事实”，即分条目解说与该文

体相关之内容；后列“古今文集”，即选录与该文体

相关之文章篇目。 如别集卷 １１“文章部”之“赋”
下，先引用《诗大序》 《两都赋》、扬雄的言论、《汉

书·艺文志》及陆机《文赋》等“群书要语”来解释赋

义和赋体，然后分为“楚汉之赋” “贾谊之赋” “相如

之赋”④、“扬雄之赋” “作幽通赋” “作三都赋”⑤、
“洛阳纸贵”⑥等“古今事实”进一步解说，最后列出

具有代表性的“古今文集”，如苏易简《拟大言赋》，
可以说体例相当完善。

第五类，既收录文体史料、范文，又提供写作指

导者。 《玉海·辞学指南》除了解释相关文体意义，
收录相关文体史料外，还对各种文体的写法格式进

行了指导，并收入范文供读者揣摩学习。
此外，还有一些类书的收录方式不一而足。 如

《白孔六帖》收录了相关文体的史料和典故；《事物

纪原》追溯了收录文体的起源；《翰苑新书》《经济类

编》《御定渊鉴类函》提供了文体的范文；《山堂肆

考》通过“标题隶事”之法，解释了文体，并收录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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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史料。 上述类书收录文体的方式虽然不完全一

致，但都能达到解说文体、提供史料的目的。
２．零星收录文体的方式

除了文体史料相对丰富的类书外，还有一些类

书也收录了零星的文体史料，但数量相对有限。 宋

代叶廷珪所编《海录碎事》收录了有关诗、赋、书檄、
乐府、碑碣等文体的史料，如卷 １９“文学部”之“书檄

门”收录了“挂檄” “弄笔生” “楯上磨墨”⑦等有关

“檄”体的逸闻趣事。 《锦绣万花谷》后集卷 ２２ 收录

有祭文、挽词等文体，后集卷 ３３ 收录了诗体，并提供

了相当数量的范文。 《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 ９ 收

录了箴铭，以论述箴铭的源流演变为主。 《六帖补》
卷 １３ 收录了赋、诗等相关文体的史料和典故。 《天
中记》卷 ３７ 收录了赋、诗、骚等文体史料，如引用

《文章流别论》 《诗品》 《颜氏家训》 《世说新语》 《三
国典略》以及各种诗话和史书来记录与“诗”相关的

史料和典故。 《古俪府》卷 ９“文学部”也收录有诗、
骚等文体史料，并有范文可供阅读。 但与前述集中

收录文体的类书相比，这些类书收录的文体类别较

少，史料也相对有限，呈零星分布状态，其史料价值

虽然无法和前述类书相比，但吉光片羽，亦不乏珍贵

之言。
３．分条目呈现文体的方式

无论是集中还是零星收录文体史料的方式，都
是以文体为依据，但还有一些类书收录的文体史料

并不是依据文体，而是以与文体相关的“条目”方式

呈现出来。 如《群书考索》续集卷 １７“文章门”有

“古今之文、诸家之文、楚辞、总集文集”“诗赋”等论

及不同文体的条目；《小学绀珠》卷 ４“艺文类”有

“帝书有四”“群臣书四品”“王言之制有七”⑧、“下
通上有六”“上逮下有六”⑨、“诗二十四名”⑩、“博
学宏辞十二体” “赋二十体” 等条目；《读书纪数

略》卷 ３１“经籍类”有“诗文诸体” “赋二十体”、
“七林”、“诗二十四名”等条目论及相关文体。
这种方式与上述二者依据文体呈现的方式不同，多
是集合相近的文体类别，通过“文体＋数字”的方式

分条目呈现出来的，具有概括性和总结性，非常便于

记忆。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以集中、零星、

分条目等多元化的方式收录和论及文体，并呈现史

料。 它们或仅罗列史料典故，并无标题和范文；或事

文并举，既有故实也有范文；或采用“标题隶事”之

法使眉目更加清晰，论述更加多样；或在解释文体之

后，提供写作指导。 这些类书在收录文体时所用方

式虽然不一，但其解释文体、提供史料、方便学人之

目的则是一致的，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用其多元化的方式收录

和解释文体，为我们研究古代文体提供了丰富而实

用的文献资料平台，其蕴含的文体学价值值得研究

者重视和深入发掘。
１．提供独特的文体史料

类书中收录的文体大多以常见文体为主，如诗、
赋、颂、赞、箴、铭、诏、策、表等，但也有收录当时或之

前较为独特的文体类型者。 如《太平御览》卷 ５９８
“文部”，在诸种文体的最后收录了“零丁” “过所”
“铁券”等较为独特的文体。 “零丁”类似于现在的

寻人启事，但在其他总集或者文论著作中甚少出现。
《太平御览》引《齐谐记》云：“前后有失儿女者，零丁

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此处说明“零丁”
是一种类似于寻人启事的文体，并收录了汉末戴良

的一篇奇文《失父零丁》，使读者对这一独特的文体

样式有所了解。
“过所”是指行人通过关津时的凭证，刘熙在

《释名》中做过解释：“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

《太平御览》引用刘熙之言后又加补充：“或曰：‘传，
转也，移转所在执以为信也。’”并引用《汉书》及注

释进一步解释：“《汉书》曰：文帝十三年，诏除关无

用传。 张晏注曰：‘传，信也，若今过所。’ 李奇曰：
‘传，棨也。’颜师古曰：‘或用棨，或用缯帛。 棨者，
刻木为合符。’”这就说明了“过所”和汉代所称的

“传”作用类似，并解释了其载体可以是木也可以是

缯帛。 这样的阐释，涵盖了“过所”这种文体的名

称、演变、作用和载体形制，可谓相当完备。
所以说，类书不仅收录常见文体史料，而且能够

提供一些独特的文体史料。 我们也可从中找到相关

史料，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２．追溯文体的起源和流变

一般认为，探讨万物起源的类书始于宋人高承

的《事物纪原》。 这部类书设有“经籍艺文部”，专门

探讨与典籍和文体相关的起源问题。 如关于“诗”
的起源，《事物纪原》卷 ４“经籍艺文部”中这样记

载：“《乐书》曰：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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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谋》。 夫乐必有章，乐章之谓诗，始于太昊之

世。”古时之诗原本就是歌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将诗追溯至太昊伏羲之世。 虽未必可依，但亦不失

为一说。
又如“联句”体诗歌，《事物纪原》记载：“自汉武

为柏梁诗，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联句体。 梁何逊集多

有其格，唐文士为之者亦众。 凡联一句或二句，亦有

对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则
又联句之体也，其事见于《夏书·五子之歌》。 始于

汉武柏梁之作而成于何逊也。”这里用短短几句

话，追溯了“联句”的起源，论及了“联句”在南朝和

唐时的创作情况，又言及“联句”的形式，并将其起

始和成型做一简短总结，可以说是一篇简明的“联
句”体诗歌演变史。 更为可贵的是，类书编纂者还

对“联句”的起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将其与《夏书》
中的《五子之歌》相联系，认为这也是联句之体。 这

种观点虽然未必为确论，但为后人提供了新的资料，
启人思考。

３．集中前人对于文体分类的表述和总结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中，还有把前人关于文体

分类的表述或总结集中在一起者。 《群书考索》卷

２１“文章门”中列有“文章缘起类”，收录《文章缘

起》全本，从而成为《文章缘起》一个重要的版本。
《群书考索》将《文章缘起》中的 ８５ 个文体悉数列

出，显示了编者对该书及文体的重视，同时也为读者

了解其文体分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与之类似的，还有《读书纪数略》，其中卷 ３１“经

籍类”列有“《文苑英华》五十四类”条目，所列 ５４
类文体分别是：赋、诗、乐府、乐章、骚、七、连珠、颂、
赞、箴、铭、诫、制、册文、赦制、德音、诏勅、批答、蕃
书、铁券文、青词、叹文、策问、策、判、表、笺、启、书、
疏、檄文、露布、移文、弹文、序、传、记、论、议、问答、
志、说、原、解、讽谕、纪述、碑、谥册、哀册、志铭、墓
表、行状、诔、祭文。 其中所列的 ５４ 个类目与现今

３８ 类有别，笔者经过认真比对发现，有的是将原本

归属于 ３８ 类中“杂文”类的“七” “骚” “箴” “诫”等
文体单独立类，将归属于“翰林制诏”的“册文” “蕃
书”“铁券文”等分列；还有的是将本身合为一体的

分开著录，如把 ３８ 类中的“谥哀册”分为“谥册”和
“哀册”等，所以导致文体类目并不一致。 关注并分

析这种不一致，可以发现，这实际上体现了类书编撰

者自觉的文体意识和便于学人的编撰目的。 因为对

于初学者而言，文体类目越细越好，这样更便于取则

和学习。
《小学绀珠》专门为了童蒙初学而编，为便于记

诵，其大类之下又各以数词立小目，如“天道类”下

分“两仪”“三才”“四大”“九天”等。 出于同样的目

的，卷 ４“艺文类”也用数词收录了很多前人关于文

体的总结之语，并分列条目。 如“帝书有四：策书、
制书、诏书、诫敕”， “群臣书四品：章、奏、表、驳

议”，“下通上有六：奏钞、奏弹、露布、议、表、状”，
“上逮下有六：制、敕、册、令、教、符”，并以小字解

释“册”适用于天子，“令”适用于太子，“教”适用于

“亲王公主”等，“诗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
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
歌、曲、词、调”，“博学宏辞十二体：制、诰、诏、表、
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这种以数字立

目的做法，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记诵，现在看

来，这种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对古代文体进行同类总

结和细类区分，当为类书收录文体史料的一种独特

方式。
《骈字类编》卷 １０１“数目门”之“七”下，除了列

有很多以“七”起首的词汇，如七星、七贤、七窍、七
情、七擒等外，还收录了有关“七体”的很多篇目名

称，如《七谟》《七叹》《七苏》《七释》《七发》《七启》
《七训》《七激》 《七兴》 《七依》 《七绎》 《七咨》 《七
征》《七契》《七蠲》 《七说》 《七辩》等。 这种排列

方式，在客观上把古代“七体”作品罗列到了一起，
其中很多作品已是残篇或仅留存目，这无疑为后人

搜集“七体”作品提供了检索的平台。
类书中这种把前人关于文体的总结之语排列在

一起的做法，虽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学童记诵，但也

在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文体整合了史料，
提供了便利，启发了思路。

４．聚合文体范文和写作指导

总集，尤其是选本性总集是集中各个文体经典

范文的主要文献类型。 但除了总集，一些类书有时

也兼具提供范文这一重要功能。 由《艺文类聚》创

立的“事文合编”体例，使事文并举型类书都具有了

提供文体范文的功能，只不过有的是文章节录，并不

是全篇照录。 但也有类书以照录原文为主，几与总

集功能无别。 如明人冯琦编撰的《经济类编》，“大
致与《册府元龟》互相出入。 但《册府元龟》惟隶事

迹，此则兼录文章”。 其卷 ５０ 至 ５３“文学类”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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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文体的作品，如“书二十五则” “檄七则” “书
问十九则”“奏记七则”“赞颂五则”“序七则”“设论

十八则”等。 “设论”自从在《文选》中立类以来，就
经常作为一体在后世总集、别集、类书中出现。 《经
济类编》就选录了 １８ 篇设论体作品，皆为此类文体

的典范之作，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
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宾戏》、崔骃《达旨》、
张衡《应间说》、蔡邕《释诲》、夏侯湛《抵疑》、皇甫

谧《释劝论》、韩愈《进学解》等。 “设论”作为一种

小文体，经典作品并不多，《经济类编》收录了 １８
篇，已是不少，可作为搜集和研究“设论”文体的重

要资源加以利用。 《经济类编》卷 ５４“文学类”还收

录了“论文三十二则”，虽不是专门讨论文体之作，
但大多是论述文章或文体的理论性作品，如陆机

《文赋》、魏文帝《典论·论文》、萧子显《齐书·文学

传论》、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孙何《碑解》、李德裕

《文章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等，亦可作为文体

论研究者搜集资料的来源。 从“文学类”收录的作

品来看，《经济类编》力求经典，并不芜杂，所以连一

向对明代类书持鄙弃态度的四库馆臣也承认此书

“网罗繁富，大抵采自本书，究非明人类书辗转稗贩

者比”。
除了提供范文之外，有的类书还提供了相关文

体的写作指导，如《玉海·辞学指南》可谓宋代博学

宏词科的备考实录。 唐代科举考试以试诗、赋为主，
宋代主要是考制、诏、表、章奏等实用文体。 所以，
《玉海》卷 ２０１ 至 ２０４ 所附《辞学指南》除了收录大

量的范文供考生研磨外，还不厌其烦地对很多文体

的写作进行了详细的指导。 如卷 ２０３“表”在《辞学

指南》中分为“贺” “谢” “进书、进贡、陈表”三个类

别分别进行写作格式的指导。 比如“贺表”开篇应

说：“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
某月日云云者”；“谢表”开篇应说：“臣某言伏蒙圣

恩云云者”，“进书、进贡、陈请表”开篇应说：“臣某

言云云臣某惶惧惶惧顿首顿首云云”，并针对不同

的情况进行了夹注解释。 这种做法虽然有把实用文

体过于程式化之嫌，但确实也颇便初学者借鉴和模

拟，当然更有利于后人对古代文体格式和用语的学

习和研究。
５．体现文体的演变规律和价值判断

类书除了提供有关文体的史料之外，有时也通

过类目的增减或设置的细微变化体现出文体的发展

演变规律。 例如，“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

臣、藩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兼有褒功与免罪功

能的刻在铁券上的文字凭证。 这种文体传世数量不

多，就目前所见，唐代 ９ 篇，宋代 １ 篇，金代 １ 篇，明
代存世铁券文最多。 《北堂书钞》关注到这种文

体，在卷 １０４“艺文部”之“券契”体下列有“昆仑铁

券”“铁券世袭”“匈奴作铁券”等有关“铁券”的条

目，但尚未独立为一种文体。 至唐宋“铁券”这种文

体渐趋定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这在宋初人编辑

的类书中就有体现。 如《太平御览》卷 ５９８ 就收录

了“铁券”文体，并与“契券”文体并列。 “铁券”文

体从《北堂书钞》仅列于“券契”下的条目，到《太平

御览》中将其定型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正是与其文

体发展历程相互照应的。 这种演变历程，又通过类

书收录形式和类目设置的细微变化，隐形地体现了

出来。
宋人所编《翰苑新书》分为前、后、别、续四集，

其中别集录宋人“劄、状、致语、朱表、表文、青词、疏
语、册文、祝文、祭文之属”，共计 １２ 卷。 其中提到

的“劄”或曰“劄子”，是宋代新出现的文体。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曰：“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

书曰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劄子、有
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

牓子、録子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 可见，
“劄子”是宋代新出现并且使用非常频繁的公文文

体，并留下了大量的公文作品。 所以，在《翰苑新

书》卷 １ 至 ６ 就集中选录了“劄”“劄子”作为新的文

体样式，将其置于首位并占据所选各种文体作品一

半的篇幅。 这是类书对后世新滋生文体的一种回应

和体现，表现了类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所具有的反

映现实、与时俱进的特点。 与劄子类似的“致语”
“青词”“疏语”等，也作为后世新滋生文体而在《翰
苑新书》中反映出来。 又如《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

１１“文章部”出现的“判”体，也是对唐代判文兴盛的

一种回应和体现。 可见，从类书著录某种文体的时

间、类目和篇幅，也能反映出某一文体发展演变的历

程及其兴衰变化。
除了类目的增减或设置的变化外，类书的文体

排列序次也能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体观和价值观。
六朝至宋代的文体排列序次受《文选》影响甚大，一
般都是诗、赋居前，其他文体居后，类书中亦是如此。
《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 《白孔六帖》 《事物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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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录碎事》等类书皆是把诗、赋排列于其他实用性

文体之前。 如《北堂书钞》在诗、赋、颂、箴等文学文

体之后，列诏、章、表、符、檄等实用性文体；《白孔六

帖》在诗、赋之后，列檄、射策等实用性文体；《太平

御览》在诗、赋、颂、赞之后，列诏、策、诰、教等实用

性文体。 这是六朝以来看重诗、赋的文学观念在类

书文体类目排序中的反映。
宋朝以后，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科举考试重

视制、诏、表、章等实用性文体，类书文体类目的排列

序次也随之发生变化。 《古今事文类聚》已出现了

诏、制居前，诗、赋居后的文体序次变化；《小学绀

珠》在“艺文类”排列条目时，也是把“帝书” “群臣

书”“王言之制”等实用性文体排列在前，而把“诗二

十四名”“赋二十体”等条目放之于后；《御定渊鉴类

函》“文学部”更是把诏敕、制诰、章奏、表、书记等实

用性文体排列于前，而把诗、赋、箴、铭、连珠等文学

文体置之于后。 《太平御览》因编成于宋初，未及反

映此种变化。 这种诗、赋居于实用文体之后的新变

化，与《北堂书钞》 《白孔六帖》等书中诗、赋居前的

文体排列序次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在实用文体中，
又常常把诏、制等“帝王之书”置之于首。 这些都体

现了王权政治下重视社会功用、等级秩序的文体价

值判断。
综上所述，类书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亦是

文体学资料的渊薮和宝库。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

通过不同的文体收录方式，保存了常见与稀有文体

的丰富史料。 同时，类书在类目的设置与序次的安

排上，亦能体现出不同文体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
并能据此反映出相应的文体观和价值判断。 《四库

全书》子部类书乃至更多类书所具有的文体学价值

不容小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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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ｒ ｉ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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